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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仲和笑笑道：
「這一點老英雄言重了，老英雄進了寒

舍，便是舍下的客人，待慢或則不免，但是
絕對不會叫老英雄被抬著出門去！」

呂子奇冷笑道：
「那老朽太感激了，盛情款待，無以為

報，老朽年邁力衰，別的地方盡不了力，祇
好替府上當個劈柴的粗工……」

說完將手一揚，一枚錢鏢出手挾著一點
金光向前飛去，唯聞錚錚連響，箭靶上一連
串的長箭每一支都被攔腰削斷，散落在地
上，然後那點光迴繞飛舞，將那些斷箭都反
射回來，最後金光飛繞回到他手上時，居然
是從木靶後面透心而過，錢眼上插著半支斷
箭，正是駱強最先射在靶心上的那一支！

他表演的這一手錢鏢絕技，無論是手法
內勁，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使得駱家人
個個都色為之變，連金蒲孤也暗佩此老功夫
卓絕，歎為觀止！

呂子奇裝作若無其事地將斷箭聚為一
束，捧在手中道：

「人老了，力氣也不中用了，大柴劈不
動，祇好劈些小竹枝，麻煩貴管家送到廚房
裡去作為引火柴吧！」

駱強一言不發，接過斷箭，雙掌一拍，
盡成碎粉，連純銅的箭簇都振碎了，狠狠地
丟在地下，目中射出怒火！

目子奇見他掌下碎鐵如粉，也暗驚他的
功力深厚，口中仍不在乎地道：

「貴管家不願意跑路，跟老朽說一聲好
了，老朽自己也會送到廚房去，這一來豈不
是把老朽一番辛苦都白費了！」

駱強冷冷地道：
「呂老頭！你這一手錢鏢絕技，的確是

值得欽佩，可是你毀了我十二支長箭該如何
賠法」」

呂子奇故作訝異地道：
「那些箭還能用嗎？老朽聽金大俠說它

們不是成了廢物了嗎？金大俠是箭中的權
威，射道中的祭酒，老朽想他的話總不會錯
的……」

駱強怒聲道： 「那些箭不是不能再作為
表演用了，可是用來殺人卻仍是有用的！」

呂子奇呀了一聲道；
「府上乃積善之家，又不是殺人越貨的

強盜窩，要那些凶器做什麼……」
駱強臉色一沉道：
「老傢伙！你說對了，老子就是當強盜

出身的，今天絕不放你出門……」
這句話卻真正地激怒了駱仲和，厲聲叫

道：
「駱強！你也太不像話了，我已經給你

保留了多少面子，你卻越來越不識體統，還
不謝謝呂老英雄的教訓，滾到一邊去！」

駱強神色一變，目中湧出反抗的意念，
可是他接觸到駱仲和竣厲的目光後，身於微
顫了一顫，連忙向旁邊望去，卻見駱勇與另
外近十個大漢，每個人都對他示以怒目，他
才無可奈何地打了一躬，勉強地道： 「小子
無狀，多蒙老英雄教訓，小子當永銘於心，
刻骨難忘！」

呂子奇聽他話中有話，也傲然一笑道；
「不敢當，貴管家以後再要找老夫時，

千萬先打個招呼，老夫雖然不怕死，卻不想
死在背後的窩心箭上！」

駱強的目中怒意更甚，可是他居然退了
回去，一言不發。

駱仲和這才一笑道：
「久聞呂老十二金錢鏢為武林之絕，今

日得睹身手，果然高明……」
呂子奇淡淡地道：
「老夫若果真是高明時，也不會叫府上

那幾位大管家攔在大門口了！」
駱仲和微一變色道： 「那呂老就應該施

展絕技，給他們一個厲害的！」
呂子奇還沒有說話。
金蒲孤已搶著道；
「呂老掌中十二枚金錢鏢雖多殺手，卻

無殺心，為了不顧殺傷無辜，才不肯輕易出
手！」

說完對駱仲和望了一限，目中頗多不滿
之色，明白地告訴他那門上幾個僕人的不法
行為！

駱仲和卻故意避開他的目光，笑笑道：
「駱勇，呂老英雄祇憑一枚錢鏢，就表

現了那麼多的作用，我倒要看看你一枝箭能
玩出什麼花樣？」 （一四七）

聽到姐姐說話的口氣那麼慎重，我也不自覺
地緊張起來。

「雖然裡村慎大郎是我們的堂哥，但是不知
怎麼搞的，姑婆和哥哥都不喜歡他，每次慎太郎
一來，哥哥就會心情不好。但是因為今天要讓你
和他們見見面，所以我們特地把慎太郎請來，他
的妹妹典子小姐也來了。」

這麼說，姑婆她們希望盡早讓人家都知道我
已經回來了。如果這樣做純粹祇是善意的示好，
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我覺得其中恐怕還有要警
告慎一郎的意義存在，不禁讓我的心情變得沉重
起來。

「就祇有這些客人嗎？」
「不，還有久野表叔也來了，久野表叔是父

親的表弟，」
「他就是在當醫生的那個嗎？」
「對，就是他，你知道他呀！你是從美也子

那兒聽來的吧！」
「不是的，是在巴士上聽一位叫吉藏的牛販

講的。」
「啊，是吉藏，」

姐姐皺了一下眉頭。
「我聽阿島說，昨天有些村裡的人對你很無

禮。如果有機會，我會好好地跟他們說，但是，
也請你自己要小心。他們雖然都很固執，但並不
是什麼壞人，這點我非常清楚。」

「啊，對了，現在我就帶你過去。」
哥哥久彌住的地方，是位於樓中樓夾層的最

裡頭一間稍暗的塌塌米房間。當我們穿過庭院
時，園子裡的紫陽花正綻開著，到處充滿欣欣向榮的氣息。到達
哥哥的房門口，姐姐推開房門，突然一股無法形容的臭氣侵襲而
來，我整個人彷彿要暈倒一般。

我記得以前曾經聞過這種臭氣。那是好久以前，曾經在一個
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的朋友家中間過這種味道。據說肺結核是祇要
治療得當，就可以很快痊癒的疾病，可是如果肺部組織已經壞
死，那就是無藥可救的絕症了。難怪姑婆她們說哥哥無法渡過這
個夏天，可見得並不是胡亂說的。此時。我為這個被上天宣告死
亡的人感到哀憐，心情也因而更加沉重。

當我見到哥哥時，他卻出乎我意料之外，精神抖擻。姐姐打
開隔間的門之後，我見到躺在床上的那個人抬起頭來。以那種病
人特有的閃亮得如同泛滿油光的眼神望著我，讓我覺得心頭為之
一顫，但是，那祇是一瞬間而已，然後，他終於露出令人不解的
微笑，並且微笑地再將頭放回枕頭上。

哥哥的年齡大我十三歲，照算今年應該是四十一了，然而長
年臥病卻使他看起來像五十歲的人。他的全身沒有一塊像樣的
肉，皮膚好像直接貼附在骨頭上般形銷骨立，凸出的喉結非常明
顯，令人覺得彷彿死神隨時會來召喚他一般。但是，即使如此，
哥哥的臉上仍然充滿了強悍的氣息，有一種已經置生死於度外，
仍要頑強抵抗某種東西的強烈意志。但是，剛才他那抹令人費解
的微笑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讓你們久等了。來，辰彌，請進。」
「辰彌，過來這裡，人家從剛才就一直等你等到現在。」

（三十四）

柔玉小姐正背著身子，在香幾邊添香，忽聽得腳步響，忙忙
轉回頭來，見是蔣青巖，一時迴避不及，蔣青巖恭恭敬敬，望著
柔玉小姐一揖，道： 「賢妹拜揖。」柔玉小姐正色道： 「夜闌人
靜，哥哥卻從何處混入我臥室，哥哥即不避嫌疑，獨不畏禮法
乎！」蔣青巖道： 「客枕無聊，偶爾閒行，望見燈光，不覺信步
至此。

聽得賢妹聲音，特來相訪，並謝前日園中寬縱之恩，與適間
關念之德，兼有拙作請正。不知賢妹如此相拒之深，即嫌疑禮
法，亦當為多情人恕耳，乞容少坐，略訴衷腸。」蔣青巖口中說
著，身上便要坐下。柔玉小姐慌忙道： 「哥哥快去，婢子、從人
即刻到來，倘被他們撞見，不但有損於哥哥，亦且遺冤於小妹。
如再遲疑，小妹即去稟知爹娘，哥哥那時休要見怪。」

正說間，遠遠聽得韓香和絳雪的笑聲，蔣青巖忙向袖中取出
一張詩稿，放在桌上，飛奔下樓去了。嚇得柔玉小姐心中突突地
跳，忙將詩稿藏過。韓香和絳雪早已來到。蔣青巖躲在暗中，看
那韓香雙手把著一張精緻仿古的琵琶，笑盈盈和絳雪同上樓去。
歇了半會，然後才聽得調弦定響，漸漸彈入正調，彈得指尖飛
舞，紛紛攘攘，恍如金戈鐵馬之聲。

柔玉小姐道： 「此非項王該下之戰乎，不然，胡為壯然以
悲、淒然以怒耶？」再一轉其聲，將斷不斷，欲離不離，兒啼母
泣，風高馬嘶。小姐道： 「此非十八拍之遺音乎，不然，何以夷
猶不決、似戀將離耶？」又一轉其聲，如思如慕，如寄如訴，悄
然而深，神情飛度。柔玉小姐聞之，不覺長歎道： 「此鳳求凰之
減調也，請止勿彈。」韓香道： 「小姐真神人哉！昔日文姬辨
琴，至今傳為美談，今日小姐似又過之。小姐既不樂聽此曲，妾
尚有新曲一套，請小姐靜聽，待妾細彈。」

此時已將三鼓了，那韓香再整冰弦，冷彈慢拔，這一曲比前
三曲更覺難聽，其中聲響，有似兵敗將死、君亡臣竄者，有似老
監呼天、宮娃泣夜者，這一彈，連那窗欞兒都彈得搖戰，燈影兒
都撥得昏黃，怨恨悲傷，萬端交集。柔玉小姐不覺聲音哽咽，說
道： 「此曲何以傷心至此，豈雍門之琴、漸離之築乎？我不忍
聽。」此時蔣青巖在樓下聽得此曲，也忍不住潸然淚下。那韓香
彈了一會，停了手，問道： 「小姐知此曲乎？此前朝《後庭花》
也。」柔玉小姐道： 「原來是亡國之音，若一再彈，令我心碎。
姐姐你這一手琵琶，真可謂千秋絕技。」 （二十二）

聽到崔幼晴說沒問題，甘梅君繼續說：
「我們公司週休二日，早上九點上班，午

休一個半小時，六點下班，三節獎金，外
加基本的兩個月年終獎金……」

崔幼晴不敢再分心，連連點頭，專心
把甘梅君的話聽進去。

「這個職缺是研發部的助理，也必須
是孟經理覺得合適的人選，如果崔小姐沒
問題的話，那就請孟經理對妳做一些口頭
考試。」

「考試？」崔幼晴有些被嚇到。
「放輕鬆，我不會考試，我祇是問些

問題。」孟虎說。
「學長成績這麼好，想要通過你的考

試恐怕也很難。」她是很緊張，手心都冒
出冷汗來，不是因為面試，而是因為眼前
這個男人。

那種沒有預期下的突然碰面，讓她的
心亂成了一團。

「妳畢業四年，工作換了五個，也就
是不到一年就換一個，能說說為什麼嗎？
」孟虎公事公辦，沒有再多談其它閒話。

每次面試都會被問到相同問題，她已
經能應付自如了，這祇能怪她的工作運實
在太差。公司方面不希望培養新人之後，
沒待多久就揮揮衣袖說再見，那就是在浪
費公司的成本，也是浪費前輩教導新人的
時間。

「簡單說還是複雜說？」
孟虎笑了，她還是一樣的調皮。 「簡

單說就可以。」
「第一個工作，公司搬到大陸，所以

我就被裁撤了；第二個工作，加班加到暗
無天日，所以我就自己離職；第三個工
作，祇能說興趣不合；第四個工作，老闆
會對我——」她停頓了下才說： 「對我動
手動腳的：第五個工作，嗯……私人因
素。」說不出口的私人因素，其實是感情
糾紛。

他祇是點頭，沒再追問細節。 「妳想
要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妳又想跟什麼樣的
同事一起工作？」

「安定中求發展，
學習中求進步，就像助
理的工作，看是打雜跑
腿的，但是也能接觸不
同的人事物，更可以學
習到不同層面的事。」
她邊回答邊提心吊膽的
看著孟虎的表情，見他
點 頭 ， 才 又 繼 續 說 ：
「我祇想要單純的工作

環境，大家能和樂相處
最重要。」

「我問完了。」孟
虎說。

「就這樣？」這也
太簡單了吧？崔幼晴有
點不能相信。

沒問她中英打一分
鐘幾個字？沒問她會不
會使用電腦？沒問她的
專長是什麼？沒問她為
何要來這家公司應徵？

通通沒問，別人面試需要二十分鐘，
而她祇花了十分鐘，這代表她表現得很
差，提早被三振吧？！

「崔小姐，請妳回去等候通知，無論
有沒有錄用妳，三天之內，我們都會給妳
一個答覆，謝謝妳今天來面試。」甘梅君
客氣的說明。

崔幼晴站了起來，顯得有些手足無
措。 「那……謝謝你們。」她不知道該有
什麼樣的反應，或者該用什麼表情來面對
孟虎。

「晴晴，我待會還有面試，不能和妳
多聊，有空我們再通電話。」孟虎適時的
開口說話。

「好啊，有空再聊。」她知道他說的
是場面話，並沒有太多妄想，他能這樣客
氣，她已經很開心了。

才離開椅面，腳才跨出一步，她忘了
自己腳下的高跟鞋，一個拐腳，差點往前
跌倒，幸好孟虎眼明手快的扶住她。（四）

他帶著我到處走，解說著巨宅的結構，以及
每一間房間的用途，和巨宅中積聚的物資的豐
富。

在很多情形下，他都指著那個木頭人一樣的
人說： 「這些，和許多宮廷秘史，全是他告訴我
的，所以我才毫無保留地相信他真是建文皇帝！
」

我心中也十分疑惑，在 「參觀」的過程中，
譬如說，到了一個華麗的大殿中，那人的木然神
情，多少會有一點變化，在他們然的神情中，會
有一種異樣的表情，像是正努力在追憶什麼，可
是又想不想來，那就使得他神情更迷惘。

到快看完整個宅子時，我陡然想起一件事
來，立時問齊白： 「他曾說，逃到這裡來的時
候，有一百餘人？」

齊白點頭： 「他確然這樣說過。還說……有
陸續死亡的，而他對自己的是什麼時候死的，卻
記不清楚了，一提起來，就像現在這副德性。」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那麼多人，死了之後
要落葬，他可曾說葬在什麼地方？」

齊白 「啊」地一聲，顯然他一直未曾想到過
這個問題，他立時一揮手： 「我看，一定也在這
個山洞中，我也是，一看到了他，就驚呆太甚，
憑我的經驗，一定很容易找得到！」

巨宅餘下的部分，我們祇是草草了事看了一
下就出了大門，那人十分順從的跟著，完全像像
是一個嬰兒，這樣子的神經病，看來是腦部受過
十分嚴重傷害的人。出了大門，繞著宅子轉了一
轉，那山洞十分大，正中是巨宅之外，四下還有
十分多空地。從宅子的圍牆到山洞的洞壁，每一
處都超過三百公尺以上——我一進來時就說過，
那山洞大得異乎尋常。

在半小時之後，齊白的視線，就盯在一處洞
壁上。山洞的洞壁，本就嗟峨不齊，很多處，還
有泉水湧出，也有陽光射得到處，比手臂還粗的
山籐盤虯。

齊白盯著一處看，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
順著他的目光看去，看到那洞壁上，有看來像是
天然，但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是人工開鑿的痕
跡的踏足處，跟隨著那些可以踏足的突出石塊，
可以登上一個突出約有二十公尺的石坪。由於突
出石坪的阻隔，石坪上的情形，就不是很看得清
楚。

齊白伸手向上一指，用十分語氣道： 「就在
這上面！」

我對齊白的判斷絕不懷疑，他是盜墓專家，
哪裡埋著死人，他甚至不必看，單憑第六感覺，
就可以知道。他說著，就已急步向前走去，我也
快步跟了幾步，想起那個人，回頭看了一下，祇
見那人正仰著頭，看著那石坪，神情有點怪異。
我大聲問了一句： 「你想到了什麼？」那人並沒
有回答。齊白也回頭了一下，悶哼道： 「他許是
知道自己葬在那上面！別理他，我們上去看看！
」

我略為躊躇了一下，實在是由於那人在給我
掌摑了之後，一直癡癡呆呆，不帶著他走，他就
木立不動，所以我也不以為意，以為我們攀上洞
壁去，他一定會留在原地，不會亂走的。

（七十二）


